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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形容词与名词、动词构成汉语实词的主体组成部分，在句法上表现出了对“名词”的极度依赖，其

核心功能是在概念层面上，在认知注意机制的调适作用下对名词的特征进行“评价”。该文主要报告汉语

形容词知识库构建相关的工作。首先是考察已有的形容词的收词情况，并结合语言演变中新产生的形容词，

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形容词词集；其次是详细阐述知识库的构建理念；再次是具体阐述知识库的特征描

述体系；最后是对该知识库的应用场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 形容词；联想；知识库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Adjectives, nouns, and verbs are basic subcategories of content words in Chinese, while syntactically t

he nouns are more relied than other words, which is to evalu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uns under the effect of 

adjustment of cognitive attention mechanism with core function lying in concept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ach

ievements releva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pository of Chinese adjectives. It first investigates the recording of 

previous adjectives as combining the new adjectives generated in the course of language change to build a relativel

y comprehensive album of adjectives. Later it elaborates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repository and t

hen elucidates the characteristic descriptive system of the repository. Finally, it prospec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p

ository.  

1. 引言 

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诸多分支领域中，知识库的构建无疑具有基石意义，是整个自然语

言处理研究系统架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知识库的规模与质量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自然语言处理系统的成败
[1]
，这已成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研究者和系统开发者

的共识。但对于语言资源建设最为核心的问题：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库以及怎样构建？不

同的语言知识工程却存在显著分歧，这可以从普林斯顿大学研发的“WordNet”、加州伯克

利分校的“FrameNet”、麻省理工学院的“ConceptNet”等英语世界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

知识工程的构建理念与细节方面清晰看出。 

汉语资源建设情况具有相似性，近年来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大型知识库构建工作不断得

到推进，先后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知识工程：如知网（HowNet）、同义词词林（扩

展版）、北京大学综合型语言知识库（GLKB）等。但它们却有着各自的构建侧重点：1）

HowNet 致力于通过汉语来全局刻画人类的概念体系；2）“同义词词林”主要是从“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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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实现汉语词汇“同义”汇集；3）GLKB 则是以“词类”为纲，主要是描述“词”的

各种语法信息。这三大汉语知识库都是以“词”为基础构建对象的。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

也是“短语”、“小句”、“篇章”等更大语言单位衍生的基础，为这些语言单位意义的“在

线构建”提供“有源之水”。认知神经研究也表明了“词”在心理词库的表征与长时记忆存

储、提取中的基础地位（杨亦鸣等，2006）
[2]
，事件电位相关技术（ERPs）的实证调查也表

现了对这一观点的支持（张珊珊，2010/2012）
[3]
。以“词”为基础表示单元，为汉语构建

一个覆盖面大、加工精良的汉语知识库，无疑能够有效推动面向汉语的智能问答、文本理解、

文本生成等多方面研究的深入。 

虚词与实词是汉语词类的基础两分体系。在汉语虚词知识库方面，郑州大学构建了一个

涵盖“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方位词”等六类词，包括词典、虚词用法规则库、

虚词语料库等组成部分的三位一体的汉语虚词知识库
[4]
。在实词知识库方面，名词、动词是

汉语知识库构建的重点方面，对形容词的关注显得还不够。具体的说，同义词词林（扩展版）

和北大综合型知识库（GLKB）虽然也对形容词有所涉及，但“同义词词林”主要是从“语义”

的角度揭示形容词是如何组织的，GLKB 中的形容词部分更多追求是对“词例”各种语法功

能信息的展示。还缺乏对形容词全景知识图景的展示，更为遗憾的是，截止目前为止还未见

到专门的形容词知识库构建情况的报道。本文主要讨论与现代汉语形容词知识库（以下简称

PAKB）构建相关的问题。 

2. 相关问题 

2.1 形容词知识库构建的目标  

在知识库构建的总体目标上，我们不仅追求知识库对中文信息处理的推动作用，也特别

在意知识库在汉语本体研究中的基础平台意义。从目前已有的汉语大规模知识库来看，这些

知识库构建最初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适用于中文信息处理，在语言学本体研究领域中表现

出了适用面过窄的特征。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汉语的形容词研究也积攒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也

有不少的下一步研究需要在一个“公共”的资源平台上进行比较，我们所构建的形容词知识

库也希望能够成为汉语本体研究领域中一个可供比较的、基础资源平台。比如说，形容词的

重叠现象是汉语本体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现代汉语中，形容词的重叠类型有 AA、ABB、

A 里 AB、AABB、BBAA 类型，以 ABB 型形容词为例，《现代汉语八百词》的附录部分《形容

词生动形式表》、《现代汉语词典》、《重叠形容词用法例释》在收录 ABB 形容词方面就存

在差异，具体情况可见下表： 

表 1：三种不同辞书 ABB 型形容词的收词情况 

词型 《现代汉语八百词》 《现汉》 《重叠形容词例释》 

ABB 312 201 483 



从表1中可以清晰看出，这三种辞书在收录ABB型形容词数量方面是存在较大的差异的。

但无论以何种视角来介入汉语形容词重叠问题研究，对重叠在现象层面上的观察与把握都是

首要的问题，如果每一位研究者都从调查。构建词表开始入手，无疑会费时费力，研究的结

论也缺乏相互的可比性。在 PAKB 的构建目标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提供可以用来比较研究的

基础资源集。 

2.2 形容词集构建 

在开始讨论如何构建汉语形容词知识库之前，有一个前提性问题需要首先予以回答：现

代汉语中到底有哪些形容词？一个对现代汉语语料高覆盖率、完善的形容词词集是构建汉语

形容词资源库的首要前提。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进行了分“两步走”的工作： 

第一步是“求全”。上述问题的答案最显然来源于各类辞书，首先调查了目前出版的两

部专门形容词词典：郑怀德、孟庆海编撰的《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收形容词 1067 条[5]；

安汝磐、赵玉玲编撰的《新编汉语形容词词典》收词 2268 条
[6]
，整体收词规模较小。其次

利用《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带词性标注的特征，以《现汉》(第 7版)为蓝

本，对词典中所收录的形容词进行了人工整理，共得到形容词 5069 条；同时也考察了《现

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对形容词的收录情况，在该书中形容词被细分为形容词、状态词

和区别词三个子类，分别收有形容词 1473 个、状态词 203 个；区别词 194 个。综合这四种

工具书对“形容词”收词情况，取它们的合集作为构建汉语形容词知识库的词条基础。 

第二步是“补全”。应该看到，任何一种汉语工具书囿于其自身的局限，在事实上难以

穷尽枚举日常语言生活中所有的词。与此同时，行进中的语言演变也会造成“词汇总藏”中

新成员的涌现，其中的一部分留存到语言中来，就是得到语言的过程（Steven Pinker,2013）。

就形容词来说，其中的一个子类“区别词”（也称之为“非谓形容词”或《现汉》词性标注

体系中的“属性词”），如“大型、中型、小型、大中型、中小型”等是汉语新词的一个重

要“出生地”（吕淑湘、饶长溶，1981），其繁殖率仅次于名词
[7]
。新的形容词与已有的它

类词扩张出形容词用法是现代汉语形容词词集版图扩大的两条最主要途径，下面各举一例略

加说明：先说新的形容词。如：【结构化】 

在《现汉》的“结”字头下共收录有 53个词，未有收录“结构化”一词。“结构化”一

词指的是在思考分析解决问题时，以一定的范式或者流程顺序进行，以假设为先导，对问题

进行正确的界定，假设并罗列问题构成的要素，其次对要素进行合理分类，排除非关键分类，

对重点分类进行分析，寻找对策，制订行动计划。如下面几例： 

（1）广东教师招聘结构化面试模拟题(29)：如何遏制幼儿园暴力事件。

（http://gd.offcn.com） 

（2）目前各种类型的结构化金融产品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十多万亿元，并且这种结

构化产品的设计思路，在鼓励民间资金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 PPP 投融资模式

中得到了进一步推广。（http://opinion.jrj.com.cn） 

（ 3 ） 人 行 长 春 支 行 举 办 “ 我 与 行 长 面 对 面 ” 结 构 化 研 讨 活 动 。

（http://finance.jrj.com.cn/） 



    在上面三例中，“结构化”均是属性形容词，使用在“面试”、“产品”、“研讨”

等名词前头，对这些名词进行次范畴的分类，用来凸显与强调了这三个名词的就有一定的范

式、或者按照一定的流程进行的特征。 

次说已有词形容词用法的涌现。如：【旗舰】 

（4）  第一个屏幕下指纹识别？三星新旗舰机 Galaxy Note 8。 

（新浪手机，2017-6-8） 

（5） 吉利新款旗舰轿车最新谍照，年内将上市（新浪汽车，2017-6-8） 

（6） 首家全系列、全品类穗宝旗舰店国庆节盛大开业（房天下，2016-12-1） 

（7） CCL 是国内最大的自然语言处理专家学者的社团组织——中国中文信

息学会（CIPS）的旗舰会议，全国计算语言学会议从 1991 年开始每两

年举办一次，从 2013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历程，

已形成了十分广泛的学术影响，成为国内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权威性最高、

口碑最好、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今年注册参会人数超过 500 人。

（http://www.scholat.com/vpost.） 

在过去，“旗舰”是一个名词，指的是海军舰队司令、编队司令所在的军舰。舰队一般

而言是由多所军舰构成的集合，“旗舰”的名词语义体现的是该军舰在整个舰艇集中的重要

性。但近年来，“旗舰”可以与部分名词组配，如上几例中的“～机”、“～轿车”、“～

店”、“～会议”。对于生产厂商来说，生产的“手机”、“轿车”也是一个集合，通常是

多种多款，但它们的重要性并不一致，“旗舰”与“手机”、“轿车”、“店”、“会议”

等名词组配，实际上是对这款“手机”、“轿车”在整个产品集中重要性的一种评价，其实

这也是人类类比认知能力对“旗舰：军舰”关系对不同名词域的扩展，这个步骤如下： 

1） 具体的；［旗舰：军舰］刻画了旗舰在{ 军舰 1军舰 2, 军舰 W,…}中的重要性 

2） 类比关系的转域：［旗舰：军舰］映射到 CCL 在中文信息处理学会举办的会议集

中地位、价值中来； 

3） 域的扩张：专卖店、手机、轿车、会议； 

4） 用法的习得：评价 X 在{X1，X 2, XW,…}中的重要性 

从旗舰店到旗舰会议，“旗舰”的形容词用法在广泛使用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强化，从

而沉淀于汉语之中。最近十几年来，汉语的载体形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网络媒体正在日

益成为汉语的一种重要载体形式，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17 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第 39次）显示，截止 2016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 7.31 亿，互联网普

及率为 53.2%。粘性极高的交互性互联网应用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高强化的汉语阅读机会与

规约度降低的表达空间。活跃于互联网空间的“新词”与“旧词新用”给中文信息处理带来

了新的挑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知识库构建上能够有效对这些崭新的语言事实予以追踪。

我们对最近十年来的新词年度报道类工具书《汉语新词语》（2006～2015）进行了全面的考

察
[8-9]

，手工遴选出了近年来产生的形容词 98个，列表如下： 

表 2:汉语形容词(2006～2015) 



音节 词例（Token） 

单音节 帅  萌  裸  潮  水  火  酷  囧  靓  面  牛 爽  铁  炫  妖  

拽  雷 

双音节 黄金  白金  黑金  八卦  憋屈  超值  扯淡  出彩  到位  低调  

低迷  丰俏  丰挺  感冒  搞笑  骨感  杯具  花心  火爆  娇挺  

矫情  紧俏  紧实  劲道  劲爆  惊艳  拉风  老套  老土  雷人  

靓丽  灵动  另类  卖座  叫座  闷骚  内敛  拧巴  疲软  前卫

抢手  抢眼  轻薄  轻闲  缺失  热辣  热销  山寨  煽情  闪亮  

上镜 生猛  时尚  舒爽  爽透  私密  酸楚  威猛  喜剧  小资  

新锐  性感  休闲  阳光  养眼  拥堵  有序  晕菜  知性  走俏  

绿色  有机  旗舰  较真儿  掉份儿  掉价儿 

三音节 超白金  次顶级  结构化  标准化  程序化  旗舰级 

结合这两个步骤的工作，得到了一个含有 5671 条词条的形容词词集。为了进一步验证

这一词汇集的规模，我们使用了清华大学研发的中文词法分析工具包 THULAC，该分词包具

有分词、词性标注一体化特征。在出版物和互联网两类载体形式语料上进行了覆盖率的考察，

情况如下： 

表 3：三类语料中形容词词表覆盖情况 

语料 覆盖率 

现当代小说语料（131M） 98.1% 

搜狗新闻语料（历史版本）（130M） 97.3% 

新浪 微博语料（128M） 92.1% 

   尽管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构建的形容词词库也没有做到完全的覆盖，但已经在不同类

型的语料下跨越了 90%的覆盖率阈值，表现出了针对不同语料的一定的适用性。进一步分析

原因，主要是没有收录若干强势方言中，典型常用的形容词，如“苕、二、尖货”等。 

2.3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兼类 

通常意义上，名词、动词、形容词是汉语的三大类实词，同时也是汉语从“词库”到“句

法”得以实现的骨架力量。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形容词存在兼类现象，与形容词发生兼类现

象的主要是名词、动词。比如，“超前”在现代汉语中就兼有形、动两类词的特征：动词性

的如“～绝后”等，形容词性的如“～消费、～意识、～教育”；“绿色”有名、形两类词

的标签，作为名词的“绿色”指的是“绿的颜色”；而作为形容词的“绿色”，通常指的是

符合环保要求，无公害，无污染或简便、安全、快捷的途径或渠道，如“～食品、～经济、～

通道”等。这在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形容词与名词、动词之间的天然联系。这一点能够得到



人类语言中词类演化的证据支持，Heine and kuteva（2007）对跨语言中词类的演化进行了

模拟
[10]

，如下图所示： 

 

图一：词类范畴演化图 

从上图中，可以清晰看出，作为词类的形容词处于名词的下级节点中。换句话说，从历

史来源的角度上来讲，语言中形容词的涌现是早期名词分化的后果。与此同时，郭伏良（1983）

就注意到，“端正、丰富、密切、孤立、健全、状大”等词在 20世纪 40 年代的汉语中只有

形容词义项，但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起就常用作动词。我们也注意到，20 世纪八十年

代以降，“潇洒、清洁、方便、规范、完善、突出”等词具有了动词用法。现代汉语中到底

有哪些形容词存在兼类现象，是和名词发生兼类、还是和动词发生兼类，或者是与名词、动

词均发生兼类？厘清这些语言事实，对汉语本体研究以及词性自动标注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

意义。因此在构建汉语形容词知识库过程中，我们极其注重形容词的兼类现象信息的揭示。 

2.4 形容词的子类与核心功能 

词类子类的出现体现与反映了研究者对该词类认识的深入。在汉语研究文献中，存在有

不少的术语来表征形容词的子类体系，如简单形容词、复杂形容词的两分（朱德熙，1956）
[11]

；一般形容词、非谓形容词的两分（吕叔湘、饶长溶，1981）；性质形容词与状态形容词

的两分（朱德熙，1982）。尽管这些术语在表述上有参差，但都清晰的指出了形容词内部存

在有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是可以得到真实文本里句法上的验证。比如非谓形容词（区别词）

在句法层面上一般只能做定语，如“活期存款”中的“活期”，在句法上如果要进入谓语的

位置，是需要存在于“是…的”构式之中的，并且在句法上有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就是它

前头出现的否定词只能是“非”，不能是“不”。这些充分说明在 PAK 知识库构建的过程中

需要对具体个案词条的子类打上标签。 

长久以来，在词类本质问题认识上，较多考虑的是句法上的分布式特征，而对同类词在

语义层面的共性缺乏足够的讨论。事实上，词类一方面与句法分布表征有着密切关联，另一

方面也与语义类存在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背后体现并反映了人类对不同语义类语法编码的

共性认知基础。Dixon（1977）所提出了鉴定形容词的三条标准：1）与动词和名词有语法上

的区别；2）语义上包括部分或全部典型形容词的语义类型，如“维度、年龄、价值、颜色”

等；3）具有充当不及物谓语和/或充任系词补语、名词短语的修饰语的功能。Croft（1991）



在此基础上将句法范畴、语义和语用功能结合起来，提出了句法范畴的原型关联。如下表所

示： 

表 4：句法范畴的原型关联（引自 Croft,1991） 

  句法范畴 名词（Noun） 形容词（Adjective） 动词(Verb) 

  语义类 事物 Object 属性 Property 动作 Action 

  语用功能 指称 Reference 修饰 Modification 陈述 Predication 

对汉语形容词的本质认识问题，在部分承认 Croft（1991）观点基础上，对汉语形容词

提出了如下的主张性认识： 

1）句法上，汉语的形容词与名词具有天然的联系。在句法层面上，形容词几乎离不开

名词，单独的形容词不具备成句的功能，除非出现问答对子中； 

2）语义上，形容词是对名词多维属性中的一个侧面的刻画，对名词多维侧面中的某一

维进行评价，如“大房子”中的“大”就是对具有多维属性的“房子”在空间维度上进行评

价，这是形容词的核心本质； 

4）语用上，形容词多具有情感性。正面、负面两分并不能很好的传导出形容词的情感，

部分形容词的情感体现的是话语的态度，如“A 里 AB”类形容词多体现话语的言说者埋怨、

责怪的语气； 

5）非谓形容词是以团簇的方式存在，在语用上主要是实现对名词的再分类，起到次范

畴化的效果，如“男、女”永远是相对存在。 

3.形容词知识库的表示体系  

词具有多种信息标签。以往研究主要关注词的形式和意义两端，这种观察无疑生发在静

态层面，而动态的语用通常会赋予词几何维度上的信息，从而建构起词的整体知识图景。词

的信息标签以外显和内隐的方式存在：外显是能够被直接感知的，如韵律、结构、高熟悉度

的语义等信息；内隐是需要进一步挖掘才能获得的信息，如频率、情感、语体、极性等信息。

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知道和最大程度上试图表示出来的信息，同时也是计算机所需要配备用来

学习的知识库。PAKB 试图从多个层面来展示汉语形容词的知识全景。 

3.1 形式特征集 

PAKB 对现代汉语形容词形式层面特征的刻画主要包括语音、音节数、重叠形式、语义、

重叠情感、语体表现等六个方面。在汉语的形容词词汇集，不少的形容词存在“语体”使用

偏置现象，胡明扬(1995)从语体风格方面区分了形容词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功能上的差异。比

如“哀戚”，就是一个典型的只使用于汉语书面语的形容词，但更多的形容词表现出书面语、

口语两可的分布，如“哀伤”。有关形容词“语体”信息的标签是已有的汉语大规模知识库

所未有刻画过的，同时也可以自动问答研究提供有效的口语形容词汇集。综合起来，汉语形

容词知识库的形式特征集刻画示例如下图： 



 

          图 2：汉语形容词知识库形式特征示例（前 20） 

3.2 基于名词的形容词组织与表征 

在上文，我们提出了形容词的核心本质是对名词的某一侧面维度进行评价。进一步在跨

语言的角度来观察，不同语言里形容词数量上存在多寡的差异。尼日利亚的伊博语是已报道

出来的形容词数量最少的语言，只有八个，分别是“大”、“小”、“黑（暗）”、“白（明）”、

“新”、“老”、“好”、“坏”。据 Bhat(2000）考察显示在形容词数量较少的语言中，

如 Supyire 语 10 个，Bamha 语约 20 个，Luganda 语约 30 个，Acoli 语约 40 个，Kilivila

语约 50 个，Sange 语约有 60 个。尽管这些语言形容词数量较少，但仍然对名词评价、刻画

了如下的属性： 

1） 维度：大、小；高、低；宽、窄；深、浅；长、短；粗、细；厚、薄； 

2） 价值：好、坏、纯洁、好吃  

3） 年纪: 新、老( 旧) 、小( 年轻)  

4） 物理属性: 硬、重、光滑  

5） 颜色: 红、白、黑  

6） 速度: 快、慢、迅速  

这说明了这些抽象概念的表征具有跨语言的共性，这些有限的抽象概念可能是词汇组织

与表征的重要指针。大脑究竟如何安置词汇和概念？ 最近的一项研究利用 985 个英语常用

词汇来绘制大脑的“语义地图”(Huth. et al.,2016)，这项研究表明，并不存在一个单独

的大脑区域来储存一个词汇或者概念与许多相关词汇存在联系，而是每一个单独词汇会点亮

许多不同的大脑位置，形成了一张词汇会聚网络。研究结果一共识别出 12个簇群（clusters），

其中每个簇群均保存着与特定概念相对应的词语，这些词语以相关的方式存在。比如，大脑

左边，耳朵小面积区域代表着单词“受害人（victim）”，同时这块区域会对诸如［杀害

（killed)］、［宣告有罪（convicted）］、［谋杀(murdered)］、［认罪（confessed）］有反应。 

从早期汉语的“幽、黄、黑、白、赤、大、小、多、少、新、旧、高”等 12 个单音形

容词（杨逢彬，2001）到今天汉语里面数量几千的形容词，书面语的高度发达催生了汉语中

形容词数量几何级数的增长。在 PAKB 的形容词如何分类组织的问题上，我们是以名词为观

察视点，将表征与共享了相同“概念空间”的形容词看成是“自组织”性的簇。举个例子，

汉语里面存在有数量众多的形容女性外貌的词，如单音节的“美”；双音节“美丽，好看，

漂亮”；四音节的“楚楚动人、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冰清玉洁、粉妆玉琢、国色天香、国

色天姿、惊鸿一瞥、明眸皓齿、明眸善睐”等（限于篇幅，不能够列举出所有的词）。这些

形容女子外貌的词构成一个自组织的集，“美”是这个集合中是最常用的代表者。与形容女



子外貌的集相比较，汉语里面用来形容男子外貌的词在数量上就要少得多，如单音节的

“帅”；双音节的有“英俊、潇洒”，以及通用性的“好看”；四音节的有“一表人才、眉

清目秀、气宇轩昂、风流倜傥、高大威猛 、温文尔雅”等 ，在这些词语中，“帅”是该集

合的代表。 

我们以常用的现代汉语单音形容词，以及 PAKB 中形容词解释的元语言作为指针。同时

也结合了认知中注意力机制（Attention Mechanism），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注意力机制与

通常意义上“深度学习”中的注意力机制不同，事实上，机器学习中的这一术语也借用自视

觉图像认知领域。在这里引入“注意力机制”是想说明： “名词”通常具有不同的侧面维

度，但汉语的使用者在观察、刻画名词的这些不同侧面的时候，总会将注意力聚焦在几个有

限的维度之上。比如“房子”，人们注意的焦点一般都是“空间的大小、价格、地段价值、

舒适程度”等几个维度。这几种维度的注意力将名词映射到形容词之中，就会构成“大房子、

豪宅、交通方便、空气好”等“形+名”或“名+形”组配上。因此，我们在构建 PAKB 的过

程中，以“名词”为观察视点，构建了一个形容词所表征的抽象概念体系： 

1） 人：外貌、性格、气质、品德、情绪、态度、关系、年纪； 

2） 物：价值、作用、评价、水平、垂直； 

3） 事：性质、状态、结果； 

4） 时间：长短、快慢、性质； 

5） 空间：大小、长短、宽窄、高底、远近、深浅、厚薄； 

6） 感官：视觉、味觉、嗅觉、听觉、触觉 

7） 心理：哀、愁、烦、恨、羞、愧、惊、慌、骄 

     在上面这个分类体系下，我们对 PAKB 中所有的形容词进行了人工的分类与聚类。 

3.3  搭配特征集 

词汇通常会在更加抽象的语言能力层面上构建起一个涵盖范围极广的知识库，主要包括

语音知识、词义知识、词类范畴知识、句法知识、形态知识以及与论元组配的可能与限制等

方面。语言使用者通过基于概率的统计学习来学得这一知识库，因此这一知识库兼具有公共

性和个体性：公共性指的是对于某一语言来说，这个词汇的知识库的构成是基于所有语言使

用者的经验浮现，对单一的语言使用者来说具有不可逆转性；与此同时，个体对于知识库学

得的情况又不尽相同，有程度的深浅和范围宽窄的区分。但个体的词汇知识库来源并服从于

集体的词汇知识库。一项来自英语个人词汇知识库如何构建的研究表明：在随机游走学习过

程中，词能和什么样的论元，以及与不同类型论元分布式搭配情形，在长期记忆中会以概率

框架的抽象形式留下痕迹，并且与单词的频率水平呈现出正相关，在高频效应的催化下这种

记忆痕迹会得到加强（D.Kemmerer.et.al，2012）。沿着这一思路，来理解汉语形容词划分

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形容词及其毗邻成分的共现刻画是汉语形容词资源库构建中重点关注

的问题，具体包括两看：1)一看给定的形容词能够和什么名词组配；2）二看给定的名词能

够与什么形容词组配，如下图三、四所示 

https://www.baidu.com/s?wd=%E8%8B%B1%E4%BF%8A%E6%BD%87%E6%B4%92&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mWw9PvmsnWw9nj6znyn0IAYqnWm3PW64rj0d0AP8IA3qPjfsn1bkrjKxmLKz0ZNzUjdCIZwsrBtEXh9GuA7EQhF9pywdQhPEUiqkIyN1IA-EUBtzrHcLP1cdnHD


 

图 3：汉语形容词知识库搭配特征示例（前 20） 

 

图 4：汉语名词联想示例（前 20） 

4. PAKB 的应用 

4.1 面向本体研究的基础资源平台 

从业已构建现代汉语形容词知识库来看，并非所有的形容词都能够重叠。在整个形容词

知识库中，观察到 1212 个形容词是可以重叠的：在 227 个单音节形容词中, 可以重叠的 114

个，约占 50%；985 个双音节形容词中，309 个是重叠的,约占 31%。由于双音节形容词远

远多于单音节形容词，所以总的来看, 可以重叠的形容词约占形容词总数的 35%。形容词

重叠问题是面向本体的汉语形容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全面调查清楚汉语形容词中到底

哪些是可以重叠的，哪些是不能够不能重叠，不仅是观察汉语形容词重叠式语法意义的一个

基本点，也可以为后续的有关形容词研究提供可以用来比较的、基础资源平台。下面是结合

北京大学的《人民日报》标注语料中 230 个形容词重叠的频率，取其中的前十位例示： 

表 5：汉语形容词重叠使用情况表 

 形容词 重叠频次 

1 慢 290 

2 好 255 

3 轻 147 



4 远 122 

5 小 84 

6 深 50 

7 静 49 

8 长 46 

9 高 46 

10 紧 45 

4.2 面向自动问答的口语形容词集 

近年来，自动问答已成为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在如何让计算机模拟人

的进行对话问题上，已经有多种方法、手段介入。但还未有见到有报道针对性的使用了自然

口语中的对话语料作为训练集，当然很可能是由于这类资源目前较为稀缺。在构建 PAKB 知

识库的过程中，我们采样了 20M 的自然口语对话语料用来对知识库中形容词的语体性质进行

辅助判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汉语的书面语形容词与口语形容存在着交集，也存在着

差异。但与汉语书面语相比较，自然口语对话中，形容词主要存在于下面六类构式之中。 

1） 说 A不 A,说 B不 B； 

2） 那叫一个 A； 

3） 要多 A有多 A； 

4） 还能再 A点吗？ 

5） 要不这么 A? 

6） 是有多 A? 

4.3 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形容词集 

    语言是一个精密的逻辑自洽系统，蕴涵其间的“经济原则”提醒了这个系统不会有一个

多余的词，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等价词”是不存在的。Schmitt(1998) 将词汇知识定义为六

个方面：1）形式；2）词义（包括同义、反义、上下义）；3）语法图景；4）搭配信息；5）

使用；6）语体风格与语域限制。对应的认为语言使用者在词汇能力分为感知能力与产出性

能力，前者对应了语言理解，后者对应了语言表达。在词汇感知上包括词汇的深度和词汇量，

词汇的产出则包括词汇的宽度和质量，体现了构成语篇的能力。PAKB 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显

示某一抽象概念空间下汉语形容词集，这对于基础教育领域中作文教学具有参考价

值 。                                      

 5. 结语 

过去这些年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每一次大的进展与飞跃，都再一次强调了通过人工构建

的方式为计算机提供有效的语言知识库的重要性。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终极目标——计

算机能够“理解汉语”与“表达汉语”来看，让计算机初步具有类人的语言使用能力现在来

看仍是一件具有非常挑战性的事情。目前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能力仅仅停留在“处理”层



面，还远不能达到“理解”的水平，未来的任务艰巨而充满挑战。这在一个侧面说明了，有

必要对已有的汉语资源构建的理念、方式、规模与手段进行检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

的工作可以看成是一种初步的尝试，试图在局部层面上模拟人类是如何使用语言的，为计算

机构建一个与人脑更接近的可以用来增强学习、预测学习的汉语形容词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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